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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茶叶就注定“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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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清明至谷雨间，新焙制的茶叶会离开
乡土，汇成绿色的河流，流进城市。 于是，这个
季节属于茶叶，叫茶季。 茶季里，人们看茶、买
茶、品茶、论茶。 在心里把茶事放在第一位，其
他的一切都退居幕后。

茶对中国人来说，是个温暖的词。 它是中
国人开始新一天生活的必需品。 虽然，柴米油
盐酱醋也代表人间烟火，但不像茶，可以入诗，

可以让人们品出许多雅趣和情致。 中国人对茶
的感情成了一种情结。 因而，对茶的认识也在
代代传承中完成。

年少时，于苦涩的茶我较反感，只觉得父
亲奇怪。 父亲有两把心爱的紫砂壶———纯正宜

兴紫砂。 一把上面刻着“客来茶当酒，犹味此中
求”， 另一把上面刻着“陆羽高风、 陶潜逸
兴”的字样。父亲饮茶时，壶就成了茶具，父
亲不饮，壶又成了玩具。 最终，茶壶是父亲一
生的道具。 父亲读过多年的书，有一种读书人
的悲世情怀。 而当人生寂寞时，父亲选择了跟
茶壶对话。

他闻鸡即起，泡一壶茶，或写诗作文，或对
窗独坐，或若有所思地等待日落。 每到茶季，父
亲比平常要忙碌些。 茶壶口“吱吱”的声音传达
出父亲的兴奋。 父亲只在饮茶时兴奋，他最后
的人生滋味只剩下茶了。 茶是苦涩的知音，它
以这种特质进入一个人的生活，以暗示和契合

的方式，通畅了人对于世间万象许多理解上的
障碍。

确实，当茶叶一片片地打开，在水中沉浮
时， 读苦雨老人的《喝茶》、《关于苦茶》、《吃
茶》、《煎茶》， 会体会出一种散淡的润物情致。

讲究茶道与喝茶， 纷攘的名利如烟云浮过眼
眸，淡化了世间种种矛盾、争执、冲突，少了些
许浮躁，眼光也随之柔和。 “喝茶当于瓦纸窗之
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
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不能说是
文人的矫情，实在是茶提升了人生之境。 年少
时，有许多人生之境是难以体会的。 董桥说，人
过中年饮的是下午茶。 多么好的比喻，诸多况
味被很感性地道出。 将茶作为人生比喻，是恰
当不过的生活修辞。

每至茶季，喝茶是我每天的功课。 此地茶
虽好却令我常常怀念起故乡。 故乡产的茶有一
种淡淡的焦火胡味，依形状被人俗称“老鼠屎”，

不雅却形象。 质和形都不属上乘，但令我想起
一段生活。 一双双在绿色背景上翻覆如蝶飞的
揉荑之手，制茶的夜晚乡人们为解乏吟唱的山
歌，那气息、那情景，沁人肺腑，烙在心头，任多
年过去，稍一点击，一切画面就都鲜活起来。 因
而就常常想，如若留在故乡，我会被它们滋养
一辈子，过着朴素而简单的生活。 也可能如一
棵茶树，摇晃在山风里，活出永生永世的绿意。

在茶季里回乡， 我的双眼是咸涩而潮湿
的。 山坡上一排排绿意盎然的茶树，弓着身子，

优美而虔诚的姿态。 风低低地吹过山冈，茶叶
在挥手与茶树告别。 世间的茶树都坚守家园，

而茶叶却注定要在外“漂泊”， 流落他乡……

（据天津网）

喝茶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从远
在四千年前的“神农尝百草，一日遇
毒七十二，得茶而解之”，茶就开始
走进了人类的生活。人们尚茶成风，

茶成为人家一日不可无之物。 饮茶
使人心静，令人淡泊。

唐代陆羽对茶文化造诣颇深，

被奉为茶神，他所撰写的《茶经》是
最早关于论茶的专门著作。 唐朝时
对茶叶的档次已有明显区分，“盖茶
味虽均，其精者在嫩芽”。 品茶在唐
朝已经颇为讲究，煎茶的水，《茶经》

指出“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
下”，饮茶器具当时也很精致。

早采为茶，晚采者为茗。 虽茗
为茶通称，但古时采得早的茶叶较
嫩，采得晚的较老称之茗。 乌龙茶
为半发酵，名茶为铁观音、黄金桂、

武夷岩茶、白芽奇兰等。 黑茶属全
发酵茶，但与红茶又有所不同。 制
茶时在杀青、揉捻、晒干后，还要经
过堆积存放的过程，称为“渥堆”，使
之产生再次发酵。

喝茶是很奇妙的事情。 其实导
致味道不同的不是茶本身，而是外
界的变化导致了不同的感觉，你拥
有了怎样的心境就品尝到了怎样的
茶味。 人生亦然，时空转换，万物千
变，唯有心灵永恒，你拥有了怎样的
心境，就会品味到怎样的人生。

（和茶资讯）

如歌行板—茶味人生

喜欢喝茶，特别是海南的白沙绿茶。在小书房里捧一本书，细
细品味纸上风云。 再起身为自己泡上一杯清淡的早春绿茶，看碧
绿的茶叶在清澈通透的玻璃杯间，慢慢舒展若花苞般待放，仿佛
有一种“心境如针落成雷”的易趣。

一杯茶可以穿透人生，让你看到生命素雅的本质。

海口是一个很休闲、淡雅的城市，最大的特色就是茶馆多，有
茶坊、茶社、老爸茶。 一壶茶，海口人可以在里面天马行空的待上
半天。看到这些喝茶的人我不禁想起《红楼梦》里那冰清玉洁的槛
外人妙玉的一句“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
饮骡了”。 那么在茶馆里的人，有多少人是在品茶，又有多少人是
在“牛饮”？

喝茶，讲究的是心境，更多的是一种对茶的玩味与赏析，一种
心情，一种景致，似在椰林海边，看天高云淡，听风声涛声，一杯清
茶，几个知己，把茶思化为缕缕清香，茶的意趣就出来了。或是“寒
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
同”的意境。 微雪清寒的夜晚，有客踏雪来访，铲雪融水，发火煮
茶，即使那时相对无言，舍外雪压寒枝，数点梅花映窗，又是另一
种静坐喝茶的情趣。

当然，品茶的最高境界无疑是《红楼梦》里“栊翠庵茶品梅花
雪”的一段：黛玉因问：“这也是旧年蠲的雨水？ ”妙玉冷笑道：“你
这么个人，竟是个大俗人，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
梅花上的雪，共得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

今年夏天才开了”。 很难体会用那梅花瓣上雪水埋在地下五年泡
出的这壶茶是怎么样的滋味，但我想一定是格外清净，清净在拂
手送盏的眉宇指间，清高脱俗、赏心悦目。

由梅花和饮茶， 想起了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的一件趣事。

有一次茶会，丰臣秀吉成心要给千利休出难题。 他派人找来一个
铁盘子，里面盛满水，然后拿了一枝梅花，让千利休当众表演插
花。 千利休神情严肃而悲哀，将那在一个冬天刚刚爆发出生命的
美丽的梅花拿在手里，将花朵和花苞撕下，随意飘落在铁盘里的

水面上，之后，将梅花枝斜搭在盘子上。 在座的人一时间目瞪口
呆，为千利休创造的美所窒息。

我想， 这应该就是人们常说的技能臻于极致就是道了吧，达
于道者，一举一动无不是技艺之巅。 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能轻松地
把一个难题化为美的极致，让来参加茶会的人超脱世俗，进入洁
心净身的境界。 难怪千利休在晚年阐释“和、敬、清、寂”的茶道精
神时说：饮茶没有特别神秘之处，把炭放进炉子里，等水开到适当
程度，加上茶叶使其产生适当的味道。按照花的生长情形，把花插
在瓶子里。 在夏天的时候使人想到凉爽，在冬天的时候使人想到
温暖，没有别的秘密。

和妙玉复杂、高难度的品茶要求比起来，千利休的明显要简
单的多。其实喝茶说到底就是一种简单的动作、一种单纯的生活，

虽然茶可以有许多知识学问，比如说要讲究环境、气氛、有没有音
乐、冲泡技巧以及与何人共品茗等，还要注重茶的色香味，讲究水
质茶具，但在喝的动作上，千利休却把它还原到非常单纯有力的
风格，超越了知识与学问，而你却完全可以通过心灵去体会，通过
简单的品茗来修身养性、品味人生，达到精神上的享受。

（据《海南日报》）

茶禅之红尘之外有茶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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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与佛教文化的大兴几乎是
同时。 在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朝代
唐代，繁荣的经济、强盛的国力、开放的
眼界为各种文化提供了发展的机遇，而
佛、茶之道更是在此时得到滋养，并
相互交融。 茶道借佛教赋予茶事过
程庄重肃穆的仪式感，这使得之前作为
解渴除腻之饮料的茶饮提升了形而上
意义的层面。 清心寡欲而又博学多
才的僧人， 也是茶道文化生存发展
的最好土壤， 从僧院推广开来的茶
道得到当时皇家的认可。

对于僧人来说， 茶也是必不可
少的。 寺院里仪规严苛的“吃茶”、

“煎点”仪式，也为僧人的日常生活
增添了严谨、专注的气息。在清苦而
漫长的修行历程中，茶可以清神思，

可以解困乏，在冷寂的冬夜，一碗清
香温暖的热茶， 不仅滋养了禅者的
瑟身，对于人心，也是一种慰藉。

总之，茶道中，不可不说佛道，

茶亦不离佛道。在茶文化的成形、推
广过程中，僧人这个群体功不可没。

年代久远， 大部分茶僧的生平已做
传奇说， 但其中亦有弥足珍贵的历
史痕迹，让我们一一结识它们。

公元前
53

年，普通山民吴理真
在拾柴时偶然发现野生茶叶清神解
毒的功能，于是在蒙顶山上首辟茶园，

种下七株茶树。 清代《名山县志》记载，

这七株茶树“二千年不枯不长， 其茶
叶细而长，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
中香云蒙覆其上，凝结不散。 ”《四川
通志》 卷四十记：“汉时名山县十五
里蒙山甘露寺祖师吴理真， 修活民
之行，种茶蒙顶。 ” （诗诗）


